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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四川古蔺太平镇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











等赶来不由分说对炼功的法轮功学员一阵拳打脚踢。


派出所副所长熊永松、警察吴应华、恶人罗应强（现任太平镇走马村支书）、罗章庆（太平镇政府干部），还对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奴役，烈日下强迫他们背沉重的砖块上楼修学校。被奴役的梅桂芬已是六十岁的老人。恶警、恶人吃羊肉、狗肉，把残汤剩水拿给法轮功学员吃，并把经济帐算在法轮功学员头上。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刘代群、徐克勤、梅桂芬、杨敏、罗正慧等，在洗脑班里不仅遭精神与肉体上的迫害，还被非法罚款。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古蔺县司法局罗某来箭竹乡洗脑班宣讲邪说，企图对法轮功学员洗脑。法轮功学员罗庆生站了起来对罗某说：请你休息一下，今天是我们师父的生日，我们要庆祝几分钟。恶人们当时罗慌了手脚，忙向县公安局电话汇报。恶人邓承楷紧紧抱住罗庆生的身体不让动。此时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立即坐下齐发正念，县里的恶警周强、雷才刚闻讯赶来，把宋光才和罗庆生毒打了一顿，然后把他们带去烈日下暴晒一个多小时。宋光才、罗庆生被中共邪党歹徒非法劳教两年。


四、非法判刑　制造冤狱


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事件后，二零零一年五月，罗吉芬、徐玉楷、刘代群、熊秀友、左胜文五名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分别被古蔺邪党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三年、三年半。


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炼功，依法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上喊了“法轮大法好”的口号，这都成了中共古蔺法院对他们判刑的理由。古蔺法院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他们进行构陷。


根据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国家立法立宪尊重人权、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至今为止，国家的宪法从未有制定过关于法轮功是什么“教”，要取缔的法律条文，也从未制定过中国公民禁止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信仰自由是人类社会的普世原则。信仰、修炼，中华民族自古有之。几千年来，正信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共邪党江氏集团逆天理、乱人道，迫害“真善忍”信仰、迫害修炼法轮大法的好人，违法违宪，公开剥夺中国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用暴力强权摧毁正信。


四川古蔺太平古镇位于赤水河南岸，幅员104平方公里，辖九个行政村一个社区36000多人。古蔺县政府、政法委、司法警察及太平镇政府、派出所、各街村的邪党徒追随邪党卖力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太平镇法轮功学员普遍遭到抄家、限制人身自由的骚扰迫害；普遍遭到被逼迫交书、被逼迫签字表态放弃修炼的精神迫害；普遍遭到经济罚款；有的现金、家庭财产被抢、耕牛被牵；多人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有的被多次拘留，多次判刑，多次非法拘禁强制洗脑；有的前后被判刑七、八年，有的在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有的被迫害成精神病……古蔺县与太平镇的邪党恶人对当地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一、集体炼功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地处四川偏远山区的古蔺县法轮功学员，多数得法时间不长，有的仅修炼一年或几个月，就遭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邪恶大迫害。


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太平镇的法轮功学员都有自己真切的感受和深刻的体悟。每个修炼人都可以讲出诸多各自得法修炼身心受益的感人故事来，以证实“法轮大法好”、证实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面对毫无理性的疯狂迫害，古蔺县法轮功学员多次以集体活动的方式证实大法、反迫害。其悲壮之举，感动了七乡八邻的百姓。而当地邪党政权机构冠以“人民政府”的名分，并没有在这正邪颠倒、民众蒙冤受难的非常时期体恤民情、体察民心。对当地法轮功学员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以及他们合理的诉求，各级政府不但没有给予正确的理解、道义上的声援，及行政上的帮助，反而大打出手，伙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残酷迫害。


太平镇集体炼功遭迫害。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值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中国大地风云突变、黑云压城的极端恐怖时期，古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相约到太平镇政府前去证实大法，在太平镇长征大桥旁集体炼功。法轮功学员的壮举震惊了整个古蔺地区，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太平镇邪党副书记周荣兴，太平镇政法委书记胡雪忠、派出所所长徐永仲纠集政府邪党人员罗应强（现任太平镇走马村支书）警察白世生、吴应华、熊永松、刘洪禄等，大肆





妻子得到熊秀友病危的通知，赶往成都双流警察总医院，一个自称是监狱里的吴科长说：“熊秀友不配合治疗致死，责任自负，所有费用自理！”


十二月十七日，熊妻与随去的亲属见到熊的遗体，发现左胸上有约长二十公分的伤口，问及情况时，被告知：熊因肺气肿十四日送双流警察总医院，十五日手术，十六日死亡。同时，亲属被德阳监狱威胁不准泄露真情。


从明慧网获悉，狱中知情人揭露，熊秀友认识到自己被恶警洗脑后写三书是错的，于是声明作废。于是狱方开始对他加重迫害。二零零七年，熊秀友被转到十监区，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恶警钟胜安排两个刑事犯“包夹”熊秀友。这两个刑事犯一个是被判死缓的杀人犯李家见，一个是贩毒犯朱勇，这两个刑事犯在恶警减刑的诱惑下，迫害熊秀友特别卖力，在恶警钟胜的唆使下，他们对熊秀友二十四小时监控，除了强制洗脑外，更对熊秀友随意打骂、体罚，不给饭吃，熊秀友被打的一身都是伤，


不但有外伤也有内伤，经常吃不下饭，大小便失禁，身体瘦弱。可是监狱的恶警和当“包夹”的刑事犯没有一点人性，继续对熊秀友进行更残酷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冬天，德阳的最低气温在零度、甚至零下几度。而刑事犯



































抓捕正在炼功的群众。参加集体炼功活动的太平镇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非法关押进太平镇政府；徐玉楷、宋光才、刘代群、熊永桥等等20多人被关进古蔺看守所，非法拘留15日；另有10余人被劫持到二郎镇洗脑班非法拘禁。邪恶认为法轮功学员李正灵是集体炼功的组织者，就将其非法劳教三年（李正灵被非法劳教三年，后判刑五年，二零零八年六月在德阳监狱被迫害致死）。


古蔺县城7.8事件


邪恶的迫害越来越猖獗，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被骚扰，一个不漏的被逼迫交书、表态、限制人身自由等等。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古蔺各乡镇法轮功学员相约到县城集体上访，到县体育场集体炼功，证实大法，抗议迫害。这是继太平镇集体炼功活动后古蔺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反迫害的集体活动。


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的头天晚上，古蔺县中共邪党政法委、“六一零”、县警察突然出动大批警察非法抓捕了七、八十个已经到达县城的法轮功学员。太平镇政府、派出所参与抓捕本镇的法轮功学员。经古蔺公安局恶警连夜审讯逼供折磨，第二天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徐玉楷、宋光才、刘代群、魏正友等人被非法拘留，关押在古蔺看守所。刘代群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魏正友被非法拘留了三十五天；徐克勤、罗正慧、杨敏、熊永桥等二十多名太平镇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太平镇走马村洗脑班非法拘禁，强制洗脑迫害。青年法轮功学员熊永桥在洗脑班上给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恶警熊永松对他拳打脚踢，用竹板打，用皮鞋踢，打得熊永桥满地滚。


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遭迫害


太平镇法轮功学员不畏邪恶的迫害坚持集体学法、炼功，坚守自己的信仰与修炼的权利。在红色恐怖的高压下，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气令邪恶心惊胆寒。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一些法轮功学员在太平镇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第二天，太平镇派出所所长徐永仲闻讯出动大量











元强迫不“转化”的宋光才在烈日下长时间跑步。宋光才被折磨的体衰力竭无力再跑，恶警刘兴元却暗中指使两个犯人强行推着宋光才持续跑，在几十度的高温下，故意不给水喝。宋光才被折磨的连一口饭都吞不下去了，走进食堂就吐，后来连路也走不动了。


生命垂危的宋光才住进了医院。刚出院那天，门卫搜出了宋光才身上抄写的经文，杨姓的恶警指使恶人胡波把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宋光才带去晾衣间暗审，追问经文是哪儿来的。宋光才说是从床头柜里得来的。恶人恶警不满，胡波就用拳头在他头上一阵猛击，继而又唆使犯人蒋大发、陈勇，各用一只拖鞋在宋光才的双腿和双手背处一阵乱打。打了半小时之后，宋光才的双手、双腿红肿，疼痛如火燎，吃饭、上厕所也要两个人扶着才能勉强迈步。


一天晚上，德阳监狱犯人白杰带三人闯入监室企图搜经文，宋光才被剥的一丝不挂，由此遭受人格的侮辱。


二零零七年过年后，监狱恶警凃扬明指使杀人犯曾宪明、杨颖，盗窃犯凃大财、王明理，对不写“三书”（即不放弃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加重迫害。不向邪恶妥协的宋光才遭到严重的迫害。他被长时间罚站，不准睡觉。在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宋光才不断给恶人讲真相劝善。他们不但不听，而且全然不顾宋光才六十多岁的高龄，变本加厉的使用九十度弯腰的酷刑折磨他。上了年纪的人做九十度的弯腰已经很难受了，恶人还用钢笔一端顶着宋光才的前额，一端顶着床边，在他疼痛难当无法承受的情况下，恶人还在一边又打又骂的折磨他。


刘代群遭受八年冤狱迫害


刘代群，女，一九九九年在古蔺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因拒绝所长要她下跪的命令被打耳光，还被戴上三十斤重的脚镣。刘代群遭当地政法委“六一零“构陷被投进简阳养马河监狱遭到残酷折磨：被强行罚站；十天就遭受了两次捆绳、吊铐的酷刑。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且兼身上内外重伤……


熊秀友就这样被折磨的高烧不退，身体不停的抽搐，大小便失禁，全都拉在棕垫上。仅两个多月，熊秀友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吃不下饭，连稀粥都喝不下。狱警这才将熊秀友送监狱卫生院抢救，住院三天病情继续恶化，于是马上转成都双流医院，就在半路，饱受摧残的熊秀友停止了呼吸，死在车上。时间：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而德阳监狱谎称熊秀友死于肺结核。


想必，熊秀友在承受着残酷迫害的时候，在死亡前那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他得法修炼的家乡，想起他家中共同修炼大法的妻子和儿子。可他哪里知道，年轻的儿子熊永桥遭受种种迫害变得神情恍惚。掩埋了父亲后不久，被太平镇警察强行送泸州精神病院关押至今。妻子魏正友因修炼大法做好人而被多次罚款、抄家；非法拘留；强制洗脑迫害，至今还承受着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


  李正灵在德阳监狱被迫害致死


 李正灵，男，四十四岁，生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四川古蔺县太平镇人。一九八三年于盐源武警


                      部队转业后，在古蔺县中药材公司（太平门市部）工作，家住古蔺镇东升街，后来下岗，在太平和贵州习水交界处开药店维持生计。李正灵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受益。


古蔺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邹强带领六个恶警闯到太平镇，将李正灵绑架到古蔺看守所，邪党公检法于二零零五年将他非法判刑五年，扔





禁止信仰“真善忍”的法律条文。修炼法轮功，维护信仰，都是中国公民在正常社会里合法的、正当的社会活动，根本就不存在“破坏法律实施”的问题。


根据国家宪法之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有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所以法轮功学员无论是个人在家修炼还是集体学法炼功，都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向国家机关讲清法轮功真相也是合法的。古蔺法院说法轮功是什么“教”、并给公民合法的修炼与上访扣上“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显然是不实的。


以上五名法轮功学员不服古蔺法院诬判，上诉到中级法院。上诉中他们进一步说明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正法，是真理，不是邪教；依法上访是合法行为并非法院所诬蔑的“滋事”，客观上并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更不存在“破坏法律实施”的问题。


中共泸州中级法院不仅以×教的罪名栽赃法轮功，还编造了“国家依法取缔”的谎言来维持冤判。翻遍所有的现行法律，找不到任何一条要将法轮功进行取缔的法律条文，法院何来的“依法取缔？”依的是什么“法”？哪家的“法”？江泽民个人的意志、媒体的宣传、公安部、民政部的文件能代表法律吗？两高院的文件能冒充法律、代替法律、能作为对人判刑定罪的法律依据吗？显然是不行的。


但中共泸州中级法院抛弃了法律的尊严，置国法于不顾，选择了维护江泽民的个人意志，采取了以部门文件冒充法律的欺骗手段，硬是将这五名法轮功学员判刑，与中共古蔺法院合伙制造了冤狱，用罪恶的黑手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制造冤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有：古蔺县法院审判长赖旭刚、


审判员张利林、陈强、书记员黄华；


泸州中级法院审判长徐斌、代理审判员徐其虎、陈刚、书记员庄元勋。


古蔺太平镇遭冤狱被非法劳教、





庭，有北京正义律师出庭作无罪辩护。约十多名各乡镇法轮功学员到法院参加开庭旁听，警察刘强等人阻止，还质问他们到法院干什么？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我们是国家公民，难道人民的法院不准人民进去吗？法轮功学员一直被刘强监视，跟踪。徐玉楷上车回家，即刻遭到太平派出所绑架、审问。


二零一零年历经八年冤狱魔难的刘代群回到家后，当地恶人仍然不放过她。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村长刘永华、村支书与镇政府邪党干部李光强强闯民宅，趁刘代群不在家抢走了她的大法书籍。二零一一年太平镇政府、派出所恶人恶警又把她从干活的地里绑架到黄荆老林洗脑班迫害十五天。


当年法轮大法弘传古蔺山区，有上万人得法修炼，太平镇修者众多。以上的情况，只是太平镇遭严酷迫害的冰山一角。古蔺太平镇法轮功学员遭到的各种迫害，以及李正灵、熊秀友的悲惨离世，熊永桥、王代先精神失常，古蔺县政府、政法委、六一零，公检法司，及太平镇政府、派出所警察等所有参与迫害的各类涉案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为祸乡民的黑手，对供养了他们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善恶有报是天理。谁干了坏事都得偿还。特别是至今还在参与迫害的执迷不悟者，看看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再冷静的想想吧，是不是该悬崖勒马，停止迫害了？◇


	

















刘代群的丈夫因妻子被抓时说了几句抵制迫害的话就被恶警打倒在地，铐上手铐，在走马村小学非法关押一夜，而后送古蔺县看守所非法拘留五天，还遭罚款一百元。


二零零零年九月，宋光才和徐玉楷等在家抄写师父的经文，恶警吴应华、袁端闯入宋家抢夺经文，并要把人抓走。法轮功学员要他们出示抓人的手续，气急败坏的恶警给派出所打电话。傍晚派出所副所长熊永松带领恶人、恶警罗应强、吴应华、白世生、刘洪禄、雷才刚，将宋光才和徐玉楷、陈朝芬、罗四兴绑架，并用手铐把他们铐起。当法轮功学员徐玉楷给他们讲真相劝善时，恶警刘洪禄不但不醒悟，带着仇视的目光，故意把徐玉楷的手铐往上提，徐玉楷的手铐陷进肉里足几公分深，疼得他汗珠直淌。


徐玉楷、宋光才、王从端、罗吉芬、王元松、熊秀友、刘代群等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被非法拘留达六次之多，各被判刑或劳教一次。


非法罚款　入室抢劫


经济处罚是中共邪党迫害老百姓的毒辣手段之一。古蔺地区一直多自然灾害，百姓生活一直很贫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共红魔肆虐中华，政治运动不断，政策朝令夕改，令那里的百姓更是苦上加苦。假如哪个家庭要遭遇罚款等经济上的强制，那就等于是遭遇飞来的横祸，使本来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太平镇邪党恶人就采取恶毒的罚款、抢劫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经济迫害。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太平镇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带恶警王华等人闯入徐玉楷家，抢劫他家稻谷作为非法罚款。六袋稻谷大约六百斤，恶警只估四百斤；二零零零年五月八日，以“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为由，又对其罚款两百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高笠村集体学法、炼功事件，太平镇政府与太平镇派出所邪党人员相勾结，合伙抢走徐玉楷家价值两千元的耕牛，不出示符合经济处罚的法律手续，也不开收条。庄稼人怎么能缺失耕牛呢？在这群恶棍恐吓、要挟、敲诈勒索下，徐玉楷的妻子不得不借债八百元将耕牛取回。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会议上对中国人权进行审查。在三小时的会议上，近二十个国家的代表提出了中国人权的问题。加拿大代表再次提出中国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宗教、信仰迫害问题。加拿大代表发言时希望中国政府停止起诉和迫害实践宗教或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徒、其他的基督徒、藏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法轮功修炼者。


六月七日，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披露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在宗教自由办公室正式成立时，谴责了中国的宗教迫害，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








省醒民镇讲真相，被当地林业员陞某构陷，当地派出所和太平镇派出所合伙抓捕杨敏，非法关进贵州省习水公安局，后将杨敏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贵州省洋艾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里无论白天夜晚，一天二十四小时被监视，强迫看诬蔑诽谤大法的音像进行精神迫害。


六、执迷不悟的人还在继续作恶


从一九九九年到现在，迫害持续了十四年。在法轮功学员十几年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讲清真相的努力中，广大民众、广大司法各部门人员已经明了真相，不再认同迫害，不再参与迫害。但遗憾的是古蔺太平地区还有部份不明真相的邪党人员执迷不悟的继续参与迫害。


法轮功学员徐玉楷，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出狱后，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之间，古蔺太平镇邪党坏人又将他绑架，劫持到古蔺县箭竹乡洗脑班进行迫害。参与迫害的恶人有雷利、夏传贵、陈某、徐克书、钟某等人。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徐玉楷在石屏乡讲真相，被恶人恶警非法拘留至八月二十七日；徐玉楷被古蔺县国保大队长刘强长期骚扰，没有行动自由。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邪恶之徒又对他作出非法“监视居住”的决定。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古蔺县政府


计生办干部、法轮功学员胡彪二审开








到德阳监狱迫害。


二零零六年李正灵的母亲与其妻子到德阳监狱探望，没想到，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李正灵，面部肿的不成人样，插着导尿管，神智不清，认不得人。监狱仍称不准保就医。凄惨的母子相见、夫妻相见只有匆匆半小时。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李正灵的母亲苦苦哀求才得以见到李正灵，这次见到的李正灵，双目已经完全失明，面黄肌瘦，由两个人搀扶着出来，据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母子相见，二人泪如雨下。母亲向监狱提出保外就医，监狱指导员说李正灵“顽固”，不“转化”不行。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九点三十分，李正灵的母亲接到监狱李正灵病危的通知，二十四号赶到成都双流警察医院，医院告知李正灵于早上五点半已去世了。噩耗把身心疲惫的母亲击垮了，母亲晕倒在地。在家人强烈要求下见到遗体时，只见李正灵全身被床单包紧，面部肿胀（变腐），看尸体时发现屁股上有褥疮，颈部有一小刀口，腹部一刀口，面部肤色不正常。


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初期，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李正灵参加在四川与贵州交界的太平渡“长征大桥”集体炼功，被贵州习水县醒民区派出所、古蔺太平镇派出所恶警绑架，经济敲诈不成，将他非法劳教三年。在贵州清镇劳教所，李正灵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关小间、超时高强度劳动、罚站、吊铐、毒打、电击等等。他坚定修炼不屈服，在身体被折磨的极差的情况下还被劫持到贵州监狱迫害，超期关押两个月才出狱回家。


宋光才狱中遭受的迫害


宋光才，男，二零零一年七月被恶警陈汉昭铐上手铐，强行送往四川省绵阳新华劳教所非法劳教迫害。在那里恶警利用、纵容在押犯人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背叛“真善忍”信仰，即所谓的“转化”。宋光才坚定信仰拒绝“转化”，被罚站，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恶警刘兴





图：2013年10月5日，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市的城市日，部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讲真相活动，并就制止中共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进行广泛征签。民众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当天，该市官方网站，不仅上传了录制的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活动的视频，还配以大幅图片，以《在扎波罗热城市日呼吁反对中国的黑市器官移植》为题撰文，介绍法轮功学员征签的原因。◇�





捆绳就是把拇指粗的湿绳子密密的缠满双臂，然后又将双臂反扭在背后，一直捆到晚上。卸掉绳子又反臂悬吊在门上铐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洗脸都得别人拧毛巾，却还被逼迫出工做苦役。


刘代群还遭受到监狱超负荷的奴役迫害，如挑粪，满满一挑粪至少一百来斤；从山上背蔬菜到厨房，一背菜一百多斤重，而刘代群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超长时间做鞋，做鞋帮等……，有时因劳改营中队完不成生产任务，全中队的人被牵连遭体罚“栽秧子”（九十度弯腰直膝姿势），刘代群遭受多次“栽秧子”酷刑折磨。


杨敏狱中遭受的迫害


杨敏，女，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在家学法时，太平镇派出所恶警熊永松闯入她家中，强行把她押到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强行关禁闭一夜才放回家。第二天杨敏正在摆摊营生，几名恶警强令她收摊，把她绑架到了古蔺县公安局宣布劳教一年半，随后被劫持到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恶人每天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强迫写“三书”，不写就罚面壁站立，关小号，有时站到深夜也不准睡觉。恶警队长张晓芳还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杨敏的双足。


二零零六年十月，杨敏去贵州





们往熊秀友身上一盆一盆的泼冷水，冷的熊秀友直发抖；每隔几天，刑事犯就要强迫熊秀友脱光衣服洗冷水澡，洗完冷水澡不准熊秀友穿衣服，逼他光着身子走四十多米回到监室，在监室，刑事犯仍然不准熊秀友穿衣服，连内裤都不准穿，逼他光着身子睡，而刑事犯还强行抽掉熊秀友床上的垫褥，只准他盖一床被子；这样，大冬天里，熊秀友只能光着身子睡在棕垫上，仅盖着一床三斤重的被子，


在德阳的冬季，年轻人都要垫两床棉褥、盖三床被子，更何况熊秀友





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远不止以上五人，而且有的人被多次判刑、劳教，如：


◇熊秀友，男，二零零一年被判刑三年半；二零零五年被判刑五年；二零零七年被德阳监狱迫害致死。�◇李正灵，男，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被劳教三年，二零零五年被判刑五年。二零零八年被德阳监狱迫害致死。�◇王代先，女，二零零八年七月在浙江被绑架回古蔺，后被非法判刑七年，现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左胜文，男，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刘代群，女，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判刑五年。�◇杨　敏，女，二零零二年七月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六年十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宋光才，男，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年，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判刑三年。


五、冤狱中的迫害


被古蔺县政府、政法委、“六一零”、邪党公检法司及太平镇恶人恶警构陷遭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在冤狱中遭到非常严重的精神摧残与肉体上的折磨，有的甚至在监狱惨无人道的迫害中失去了生命。


熊秀友在德阳监狱被迫害致死


从明慧网获悉，古蔺太平镇法轮功学员熊秀友，男，六十三岁，于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高思想境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熊秀友多次被当地恶党人员绑架、关押、强迫洗脑；熊秀友被古蔺县恶党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于二零零一年强行送四川德阳监狱迫害。年龄近六十岁的熊秀友，被恶警邱慎用乒乓球拍打，球拍都被打烂。


二零零五年一月，熊秀友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送德阳监狱迫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熊秀友被迫害致死于成都双流县警察总医院。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熊的








群遭多次罚款。其丈夫被非法拘留还被罚款一百元，她本人被非法判刑三年的同时还遭罚款一千元。


王思文因从洗脑班被迫害回来后继续修炼被罚款七百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梅桂芬遭洗脑迫害还被罚款六百多元；罗正慧二零零零年五月遭洗脑迫害的同时被罚款三百元；二零零零年六月，杨敏在走马村遭非法拘禁洗脑迫害，遭受劳役折磨还被罚款一百元。


此外，遭到古蔺县太平镇派出所非法罚款的还有：陈明英四百八十元，徐玉明五百元，陈朝英四百元、姜宗惠两百元，徐玉芬两百元、徐玉先两百元等等。


三、洗脑班的迫害


中共邪党万分惧怕法轮大法“真善忍”真理。正信与真理会让这个无神论恶魔原形毕露，使它无法在世间立足，所以它不惜以非法拘禁的违法手段对法轮功学员施行强制洗脑。


二零零零年太平镇政府、政法委在走马村设置洗脑班。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逼迫着“转化”，被逼迫着签字表态不炼法轮功。洗脑班参与迫害的镇政府邪党干部、派出所警察、政法委“六一零”恶徒对法轮功学员又是恐吓，又是威胁，还施行罚站、罚跪、鞭子抽打、捆绳威逼等等。青年法轮功学员熊永桥在洗脑班上讲真相，恶警熊永松对他拳打脚踢，用竹板打，用皮鞋踢，打得熊永桥满地滚。


















































二零零二年二月，太平镇派出所副所长熊永松带人将许多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走马村洗脑班非法拘禁，进行强制洗脑迫害。一日，一、二十名法轮功学员到操场上集体炼功，太平镇派出所恶警吴应强








警力去高笠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罚款。所到之处抢猪、牵牛；要现金、抢东西，放肆作恶。走马村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去了二十多人声援，准备向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走马村的一些老人和孩子也跟着去了。  


他们刚到安家塆公路边，就被徐永仲所带的恶人拦路堵截，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们发疯般的、不由分说的乱打，拳打脚踢，连女学员都不放过。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被打出了鼻血；梅桂芬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狠狠打了她两耳光。打人凶手有：罗应强、吴应华、白世生、徐克书、未和勇、王华、雷才刚。























一场暴力殴打后，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走马村小学。法轮功学员左胜文、罗国强、王元松、宋光才、罗吉芬、徐玉楷、刘代群、熊秀友等人被恶警绑架到古蔺公安局刑事拘留，而后宋光才被非法判处两年劳教；左胜文、罗吉芬、徐玉楷、刘代群、熊秀友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三年半、四年；梅桂芬等人被劫持到走马村洗脑班非法拘禁，洗脑迫害……


二、非法关押　非法罚款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太平镇政府邪党徒紧跟迫害，特出台《太委发：[2000]17号》黑文件，下令对太平镇法轮功学员加强、加重迫害。


随意绑架、拘留


滥立罪名随意拘留成了恶人行恶最方便的手段之一。如宋光才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参加太平镇集体炼功被非法拘留十五日；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以“违反社会团体登记”为由再次被非法拘留十五日；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又被以“利用会道门扰乱社会秩序”为名非法拘留十五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以“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徐玉楷仅因拒绝派出所非法传唤被拘留十五日；





参与抢劫的人员：太平镇政法委书记胡雪忠、太平镇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副所长熊永松等。


二零零零年七月，太平镇政法委书记胡雪忠、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带着七、八个恶人恶警，闯进宋光才家非法罚款。宋光才抵制迫害，告诉歹徒：你们对我们罚款是非法的，是不合理的。我们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我们无罪。一个叫王华的恶警威胁说：你再说，我就把你捆起、吊起！于是恶人恶警抢走了他家唯一值钱的贵重物品�——一台二十一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后来宋光才的女儿花两百元现金才将电视机取回。


派出所所长徐永仲多次带领恶人恶警入宅抄家，多次拿走宋光才的录音机、佛像和大法书籍；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因高笠村事件他们不仅刑拘了宋光才，还对其经济敲诈八百元。宋光才与其妻子徐克勤先后共被罚款一千两百元。


熊秀友因去北京依法上访等原因前后两次被非法抄家、非法罚款：夺走家庭中仅有的人民币现金六百元；抢走家中价值七千元的实物如腊肉，猪油，电视机，水牛等，只折抵三千三百元。价值七千多元的家庭财物与数百元现金，对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重金敲诈，足以使熊秀友家倾家荡产。（熊秀友前后被非法判刑八年半，二零零七年在德阳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李正灵参加太平镇“长征大桥”集体炼功活动，被贵州习水县醒民镇派出所、古蔺太平镇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到习水看守所。习水公安局、醒民镇派出所及古蔺太平镇派出所，三家警方齐向李正灵的家属进行敲诈，各向李正灵家属索要八千元人民币（共计两万四千元），声称拿钱就放人。敲诈勒索未得逞，三天后便将李正灵劫持到贵州土城，非法劳教三年。


高笠村事件发生后，去高笠村声援的法轮功学员人人被罚款。刘代群被非法关押进古蔺看守所，恶人到她家罚款两百元，并牵走她家耕牛。家人凑了七百元钱才把耕牛赎回。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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